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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作为生活在信阳的诗人，温青凭

借独特的个人禀赋，汲取南北文学之

长，形成了以大地为核心的水土交融

的文学气质。

温青的诗歌首先建立在土地的物

性法则和劳作关系之上，诗歌的根基

沉 稳 扎 实 ，结 出 的 果 实 亦 摇 曳 生

姿——词语“拔节、扬花、结籽”的声音

铮铮作响，如“在泥土中不断摸索/与

所有的根茎/结成生死相依的兄弟”

（《一生的劳作》）；“只有劳作能够掸去

人间尘埃/只有土地能够收纳传世悲

喜”（《在耕作中翻出前朝的碗底》）。

得到反复强调的“摸索”和“劳作”等动

作，被视为连接生命和土地以及生命

与生命之间的纽带。在人与土地由劳

作结成的实践关系中，诗人讴歌的不

是想象的道德主体，而是一个由力量、

运动和变形构成的行动世界。在这个

世界里，土地在人的肉身中开花；人的

意志和力量则在土地上蔓延。土地中

的声音、气息回应着生命的存有与实在，人的

生命则参与到土地的循环与流动中——生命

与大地发生着深沉而亲密的内在应和，达到

了水乳交融的关系。“走进谷穗/就可以走出

我了/走出了我/土地长出的神明将赐我长生

不死”（《这亮白的液体进入灰暗的身躯》）。

土地不仅仅是容纳生命的场所，更是象征道

统秩序的天地境界；土地上的生命则是以土

地为连接点、以天为朝向的共同体，具有生生

不息的广阔性和无限感。

与外向、阳性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创造力

量不同，构建温青诗歌的另外一极则是内向

的、阴性的以水为中心的反省力量。水的阴

性力量为温青的诗歌带来了一股温和平宁的

气质。如“那晨雾/是一条河的胎衣/让它无

法从孕育中逃离/在一个跌宕的世界/千万次

碰壁/一出生，就知道回头”；“它躲在一条河

里/宁愿把自己溶入水中/从此，在这条河里/

你得以平静……”（《河流记》）水以其流动性

和循环性启示着开端与终点的合一，暗示着

一种永恒的平静状态。水是一种纯净的道德

力量，水洗涤与净化了生命的尘埃，引发了生

命对母体胎衣与羊水的想象，激活了生命回

归到原始混沌的冲动，打开了生命潜在的内

在性与神秘感。

土地与水泽相互融合的结构，既强调生

命向外扩充的运动本能，又辅之以克制与节

度的内向反省力量，塑造了温青内外辩证、阴

阳互补、兼重生命的广阔性与内在深度的心

理感受类型。正如温青在诗歌中所吟咏的：

此时，本命收敛种子

本心漫游于河流山川

拂平每一枚伤疤的前世

必将收获泥土深处蕴藏的空间

它收纳过生长的力量

足够一个人回到从前

——《每一块伤疤都要深耕细作》
借由土地和水的形象，生命的广阔性和

内在深度彰显出来了，体现了生命创造与复

归的梦想，贴近生命最本真的形态：生命是一

个聚集着力量的散发与收纳、从种子到种子

的循环往复过程。

在农耕中国，自然秩序是宇宙实体理性

的体现，令人产生敬畏和感激意识，为人类的

社会秩序提供了摹本与基础，并成为道德意

识的主要来源。在自然和主体被祛魅的时

代，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作为一

个诗学资源纳入到诗歌中，是摆在诗人面前

的重要课题。这也正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中

华文化“天人合一”传统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古人将伦理与道德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

相通为一，建立起内在伦理自由的人性理想

和道德境界；今日作为人生境界和生命理想

的审美的天人合一，如何从静观到行动，如何

汲取西方的崇高和悲剧精神，使之富有冲破

宁静、发奋追求的内在动力，而成为推动历史

的物质的现实动力，成为现代社会的自

觉的韵律和形式，改造而吸收中国“参天

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的传统关联，真

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亲密关

系。李氏倡导的，是一种既尊重生命的

主动创造性，又能克制膨胀的欲望，保持

适宜节奏和韵律的生命形态。

温青的写作可以视为一个较为成

功的启示。他将自然和生命视为协同

性共在的物自体——一个充溢着生命

活力而具有神秘性和不可解深度的共

同体。它不能被纳入理性认知范畴之

内而被逻辑化。事实上，它是一种具有

自足性和完整性的生命形态。唯其如

此，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成为没有区别的

生命体，自然更深地出现在人的感觉体

系之中，与生命发生深度的交融。得益

于独特的个人禀赋和地域优势，温青形

成了独特的内在感受体系，他一方面强

调创造的阳性力量，另一方面注重克制

与平衡的阴性力量。这种心灵感受形

式与自然界生息荣枯、前进退藏的生命节奏

相适应，与自然的创造与回归的生命伦理紧

密相应，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层次力量的契

合，从而在自然和生命之间建立起更深刻的

内在关联——相互演奏与共鸣的生命共同

体。依然是生命与自然的共融，只不过这种

自然是心灵图景外化的形式，而生命的内在

深度又必须经过大自然的召唤与激发。这种

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泰勒所言，“对自然的

这种新取向并不直接关心单纯或质朴的德

性，而是关注本性在我们内部唤起的情感。

我们复归自然，是因为它显示了我们内部强

烈而高尚的情感。”这未尝不是现代社会中一

种新型的天人合一关系。温青因此写道：“只

有大自然与时光相爱/生出那些细草的籽粒/

越过山高水长/带去一粒尘埃的前世今生/给

这个赤裸裸的世界披上衣裳”（《尘埃书》）。

在不断向前、又不断回归起点的循环的时间

形式里，大自然上演着依循节律的生死荣枯，

保存着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足以对抗单调

乏味的世界，赋予世界丰满的肉身。在生命

被欲望支配成单向度和扁平化形式的时代，

在神秘的自然被透明化和机械化的岁月，温

青依然保持着维护生命丰富形态的尊严与梦

想，他依然有气度蔑视着那些速朽的易于败

坏的生命样态，固守着梦想的权利：

我静候着，这一生的浆果

涂满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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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家提出“苦咖啡文学”的概念，但并未从学

术上详细划分标准，因此我将之理解为宽泛的“中产

文学”。“苦咖啡”成为一种符号，正如周洁茹小说《如

果蘑菇过了夜》中的“披萨”。

周洁茹这短短的7000字中，对三种不同女性面

临的情感困境做了探幽入微的研究，似乎有爱无爱，

有性无性，有钱无钱，有职无职，人类的婚姻制度都

被她敲响了丧钟。

《如果蘑菇过了夜》中的第一女主角只有一个名

字“她”，指代一个群体。我想作家当然是刻意的。

“她”有知识，嫁了不错的丈夫，住大房子，做全职太

太，孩子读国际学校，自家和邻居全用英文名字，日

常生活几乎不说中文，但是，丈夫长期出轨，为省钱

不请工人，把妻子当仆佣尽力挖掘劳力，孩子也势利

地对母亲冷淡蔑视。

这个“她”遭受如此待遇后，却不离婚。“她”显然

不仅仅是为了孩子。至少在小说中看出，“她”对孩

子也是冷漠的，期盼儿子安德鲁暂去马来西亚，以便

得以休息。为儿子叫一份披萨，也是厌烦而隐忍

的。“她”不离婚也不是不能生存。“她”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那么，“她”不离婚很可能是因为“她”还爱着

老公。“她”去睡工人房是自己提出的，“她”在那里等

着他偶尔来一次婚内强暴，并且还会获得若干次高

潮，这种形式上像极了赌气的爱人。丈夫那里是

“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能获得高潮的地方，也证明

了这点。虽然“她”后来作为反抗与斗争，拥有了那

么多婚外情。

从落水的杜十娘、出走的娜拉，到卧轨的安娜，

以至于她们到“她”之间的所有女性，与男人抗争的

代价似乎都比“她”所承担的大得多。“她”的丈夫

似乎是故意给了“她”婚外情的自由，各玩各的。本

来这时代是最不可能捂住隐私的。较之文学史上

其他女性，“她”在争取的似乎是“爱情”。但爱情

本身也是复杂的，也是尊严之类的代名词，所以在

某种程度上，“她”又与前述女性出现了某种程度的

复合。

这种抗争表面上看来是不够彻底的，因此可能

被视为“苦咖啡”之一种。实际上，周洁茹的书写，早

就已经抵达另一种高度。“她”的不彻底也许正是作

家的谋略之一。

回到文本，作为平行宇宙的“她”的另外可能的

生活，则由“她”的好友崔西和指甲女“樱桃”替代。

女性的另外两种典型出路，依然是无出路的。无论

已经成为了女强者的崔西，还是正在努力自强的樱

桃，都无出路。她们与“她”，往前走，往后走，远兜远

转，遇到的总不外是爱无能的男人们。这就是生活

的全部——是的，全部——所以惊心。

于是，在女性那里，男人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

成为了命运或人生这些巨大东西的代言人。后现代

人的绝望困境，似乎如罗马斗兽场，怎么斗，都是在

环形封闭圈里。

最可怕的是，周洁茹不会指出出路。她是如此

决绝。

其实生命的绝境除了循环无意义的困兽斗，像

《如果蘑菇过了夜》中的“她”与她们，另外一种，则是

立地成佛，舍己担当。后者比困兽斗更加绝望，那是

自己跳脱出来，对其余人类的一种俯视。

这种人类面临的真正的精神灾难，会有周洁茹

等一大批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微妙的作家来一一记

录。周洁茹仅2017年就发表了近20个短篇。这批

小说不仅技法成熟，达到了貌似什么都没说，其实什

么都说了的高度，哪怕一句蓝天白云，一个海关官员

的手套都意味深长，可谓字字珠玑。

毫无疑问，周洁茹的写作是一种有力量的写作，

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价值。她的大量作品都反映

内地在港居民的生活，这种视觉是非常独特的，尤其

是港文化曾经是几代人的开放精神之源，所以当周

洁茹一点点揭开港生活的盖子，便有了非常象征性

的意义，有点像《加州旅馆》的歌词背后表达的，我们

所追寻过的繁花似锦的文化幻灭。我想她是有谋略

的，不是自发而是自觉行为，因为她早已经是一位理

性知性的作家。

如果不用《如果蘑菇过了夜》这样的题目，也不

在结尾呼应之，更不写那个指向明确的梦，周洁茹的

这篇小说当更显成熟。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在评

论某种高级写作中不谈语言，但在周洁茹这里，已经

抵达相当高度的语言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态度、一种

角度、一种深度，作家在叙述中流露出的失魂落魄气

质，就是这篇小说的彼岸。而上述的题目、结尾与

梦，则与其本身的语言所要去的方向相悖。也就是

说，周洁茹完全可以更加自信。别人能不能看明白，

爱不爱看，于她来说，那又如何？

周洁茹《如果蘑菇过了夜》

““苦咖啡苦咖啡””的绝境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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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流派”，其实是一个常被误解的概

念。大体而言，误解一般发生在两个层面。其一，

流派本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与其说流派是

自然形成的，不如说它总是在自然发生的基础之

上，经由有意识的建构所塑形。作家、作品、现象、

思潮的发现、梳理和重新组合，都是隐匿在历史

背后的推动力量。其二，当我们在谈论流派的时

候，往往是在谈论已经消逝的事物，这一点经常

被我们忽略。事实上，文学流派是事件性的。也就

是说，它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话语，如同人的生

命一样终有定时。纵观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即

使是公认的京派、海派、七月派、社会剖析派，都

有属于它们的有尽头的文学史时间。没有永远存

活的文学流派，古今中西，概莫能外。因此，对于

一个流派的构造者来说，真正积极的方式是将流

派视作一个现象、一种思潮，首先承认它终有一

“死”，然后努力向死而生。

中国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没有流派的文学

史，这有特殊的历史原因。河北的“白洋淀派”、山

西的“山药蛋派”，是仅有的两个可以当作流派对

待的当代作家群落。它们都发源于上世纪40年

代的解放区，而在50年代初具规模。然而，“白洋

淀派”的概念完全是事后追认的结果，而且实际

存在时间仅有50年代中期的几年；“山药蛋派”

有意识地流派构建，也在50年代浅尝辄止，直到

70年代末才复有断续的重建流派的尝试，但也

毕竟时过境迁。因此，自2013年起提出的里下河

文学流派的概念，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有填补空白

的潜力。在我看来，里下河流派的最初构建，也有

意借鉴了“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的模式。例

如，构成流派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志

同道合的作家群。“山药蛋派”前有赵树理作为方

向，后有“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

五虎上将；“白洋淀派”则以孙犁为中心，刘绍棠、

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青年一代团结在他的

周围，他们当时都自称为孙犁的弟子。里下河流

派则以汪曾祺的美学风格为磁石，聚拢了曹文

轩、毕飞宇、吴义勤、王干、费振钟、汪政、鲁敏、朱

辉、刘仁前、庞余亮等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又

如，“白洋淀派”的初步形成，与孙犁在50年代主

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关系极大，刘绍棠、从

维熙“学步期”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发表在这个

副刊之上。而山西作协1956年创办的文学刊物

《火花》（后改名《汾水》《山西文学》），一直是“山

药蛋派”形成和发展的活动阵地。在这个意义上，

在2014年创办的《里下河文学》年刊，无疑是里

下河文学流派构建的重要事件。

但是，里下河作为文学流派，也有不同于以

往任何一种流派的独特意义。严家炎先生在《中

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勾勒的十余种创作流派，

大抵属于追授的性质，也就是说都是“已死”的流

派，意义仅限于文学研究者的历史清理。里下河

流派的概念价值，恰恰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实

践，是构建一个活着的文学流派。判断一个流派

是“死”是“活”的标准，在于它对活着的人，对正

在抑或将要开始写作的人们是否具有现实的指

引意义；在于是否可以在一条延续性的文脉上，

涵纳不断涌现的新人和新作，并能在文化赓续

和更新的意义上有效地讨论它们；在于年轻一

代的作家，是否拥有从内部生发（而不是外部灌

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是指，这里的写作者知

道自己有根，有来历，可以在一条源远流长的伟

大传统中写作，他们的作品最终也将汇入这条

河流；并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构建小而坚固的

共同体。这也正是里下河流派近年来颇具活力的

重要原因。

诚如何平所言，以里下河这一地理概念命名

文学流派的意义，在于一种文学空间的再生产。

而恰切评价概念背后的建构实践，要有清晰、明

确的位置和方向感。面朝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可

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当

代文学近70年的历史中，建构流派的尝试不是

太多，而是太少；拥有文脉认同感的作家不是太

多，而是太少。因此与其过早强调规范，提前将有

温度的生命“作古”，不如首先努力“作活”，疏通

河道，不问其余。河出伏流，自可一泻汪洋。因为归

根结底，流派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个视角和一种

想象性的关系，对于置身文学最前沿的写作者来

说，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流派所内蕴的

话语能量。流派建构对于当下文学的最大价值，

终归是要指向未来，孕育一批有根基、有态度的

文学新人。近几年周荣池、庞羽、周卫彬等青年

作家的创作颇为可观。周荣池的长篇小说《李光

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坚持“在乡的写作”，

以里下河的土地作为勉力耕耘的对象；庞羽的

《向五百年前坠落》，将家乡兴化的物质性文化遗

产——一座青砖砌就的明代厕所，融入具有现代

感的叙述手法之中，也是有趣而有益的尝试。除

此之外，几位里下河文学的研究者都已指出，里

下河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数量可观的“业

余作者”。他们平日有着教师、医生、公务员等各

自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写作本身而非写作的功利性目的，就足以成为写

作的理由。他们的存在是里下河文学的重要支脉

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但就自觉认同里下河文脉的写作者而言，如

何在拥抱故乡的同时自觉抵御随之而来的同质

化倾向，是他们能否更进一步，实现自我“超克”

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怎样在“群居相切磋”的

同时，保持“和而不流”、“群而不党”的独特性，既

是一个作家能否脱颖而出的生命线，也是一个流

派能否保持活力的关节点。何同彬也从“影响的

焦虑”角度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而他为新一代写

作者指出的应对策略，是“用充满野心的写作实

践去修正、颠覆前辈写作者或经典作品形成的固

定化的‘地方性’，而不是匍匐在前辈写作者的阴

影中畏葸不前，或一味重申经典作品的不可超越

性，从而习惯性地把自己安置在固有的地方性美

学秩序中”（《地域主义视野的困境与重塑》）。

事实上，真正的经典永远不会固化为符号，

而总是意味着继续阐释的空间和未被发明的意

义。具体地说，以汪曾祺为先导而形成的里下河

文学的美学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水气”和“烟

火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提到“乡土”，一般都是

指涉北方的乡土小说，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干燥、

凛冽、一望无际、黄沙满天的乡土。汪曾祺写

“乡”，但是不“土”，而是“水”的湿润、灵秀、流动，

不需刻意求工，自是遍地风流。汪老笔下与北方

截然有异的，寄寓于方言、风物、民俗之中的生活

场景和美学境界，本身就是他的独特处。而汪曾

祺又不只写乡村，也写小镇。《受戒》开篇写明子

跟着舅舅穿过县城，以他的童年视角叙写即景：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

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

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

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

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

他什么都想看看。”其间氤氲的人间烟火，令人过

目难忘。

汪曾祺的意义，可以从不同层面深入阐发。

而就与本文相关的问题而言，汪曾祺的启示在于

他总在“破执”，不断地拆解人们固有的思维模

式。任何一种文学概念、符号、标签，都不能妥帖

地包容他的写作。例如批评家习惯于将乡土与城

市置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考察，而汪曾祺的写作

亦城亦乡，甚至可以说到了无城无乡的境界。而

就乡土写作而言，现代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实践，

大致可以归为两种观念形态：一为反传统，二为

反现代。“反传统”是指五四以降以反封建为旗，

以反思国民性为核心的批判路径；“反现代”一

脉则由沈从文在30年代首开其端，集中出现于

80年代以后，至今不衰，是在乡土文明失落的背

景下展开的哀悼、怀旧和现代性批判。而汪曾祺

两者都不属于，这也正是汪曾祺的意义。真正“活

着的”作家和流派，就是要抵御一切的束缚，在既

有的空间和秩序之上，以创造性的双手再造一个

世界。

如何构建如何构建““活着的活着的””文学流派文学流派
□□赵天成赵天成

记得记得《《文艺报文艺报》》曾发表路遥写给曾发表路遥写给

我的一封信我的一封信，，在介绍我时在介绍我时，，给了三个给了三个

头衔头衔：：编辑家编辑家、、作家作家、、评论家评论家。。称为称为

编辑编辑，，名副其实名副其实，，党报副刊党报副刊1010年年，《，《花花

城城》《》《作品作品》》文学刊物文学刊物 1818年年，《，《南方电南方电

视学刊视学刊》》两年半两年半；；小小作家也算得小小作家也算得

上上，，除了没有写过诗歌外除了没有写过诗歌外，，小说小说、、散散

文文、、报告文学均有涉猎报告文学均有涉猎；；业内与社会业内与社会

上更多认可的是文学评论上更多认可的是文学评论。。当年飞当年飞

赴西安赴西安，，““审看审看””路遥的路遥的《《平凡的世平凡的世

界界》，》，现场高度评价现场高度评价，，同意刊发同意刊发《《花花

城城》，》，是用编辑与评论者双重标准给是用编辑与评论者双重标准给

予衡定予衡定。。

多职业生存多职业生存、、跨文体写作跨文体写作，，给我给我

的文学评论提供了创新的很大空的文学评论提供了创新的很大空

间间。《。《爱情是不允许遗失的爱情是不允许遗失的》》就是一篇散文体评就是一篇散文体评

论论，，亦可视作评论体散文亦可视作评论体散文。《。《羊城晚报羊城晚报》》首发后首发后，，

影响较大影响较大，，转载选载也不少转载选载也不少，，还入选社会科学还入选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书评文学新书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提出两个文学主先后提出两个文学主

张并为促其成功成就张并为促其成功成就，，赤诚努力赤诚努力。。

一是一是““走出五岭山脉走出五岭山脉””。。
19831983 年年，，在给一位青年作者小说集出版在给一位青年作者小说集出版

的序言中的序言中，，首提这个主张首提这个主张。。继之继之19841984年年，，先后先后

在在《《作品作品》《》《当代文坛报当代文坛报》《》《新世纪文坛新世纪文坛》》关于关于““广广

东中短篇小说创作如何提高东中短篇小说创作如何提高、、突破突破””、、““文学的文学的

试验试验””研讨会上研讨会上，，再次强调这个文学主张再次强调这个文学主张。。

此时期此时期，，以陈国凯以陈国凯、、孔捷生孔捷生、、杨干华杨干华、、吕雷吕雷

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他们最优秀的作他们最优秀的作

品品，，当之无愧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当之无愧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全国范全国范

围内围内，，北京作家群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湖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勃陕西作家群勃

然兴盛然兴盛。。较之最负盛名的这批领衔作家较之最负盛名的这批领衔作家，，广东广东

一些中青年作家要嫩弱许多一些中青年作家要嫩弱许多。。浅薄浅薄、、寡淡寡淡、、苍苍

白白、、简易复制简易复制，，是创作上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创作上的一个明显缺陷。。思思

力才力并进力才力并进，，走出五岭山脉走出五岭山脉，，写出在全国有较写出在全国有较

大反响甚而巨大影响的作品大反响甚而巨大影响的作品，，才能无愧于广东才能无愧于广东

这块充满生机活力和无限创造性的大地这块充满生机活力和无限创造性的大地。。

文学创作惟有与人类母题文学创作惟有与人类母题、、共同命运相共同命运相

连连，，与人的灵魂与人的灵魂、、心灵心灵、、人性相通人性相通，，力作力作、、名作名作、、

大作大作、、杰作必然诞生杰作必然诞生。。

““走出五岭山脉走出五岭山脉””文学主张的提出文学主张的提出，，不是要不是要

看低甚至贬低广东作家看低甚至贬低广东作家、、广东创作广东创作，，而是一个而是一个

鼓励鼓励，，一种励志一种励志。。

二是二是““建立建立‘‘广派广派’’文学批评文学批评””。。

一个时代文学的成熟与辉煌一个时代文学的成熟与辉煌，，是是

以巨人作家以巨人作家、、巨人批评家为标志的巨人批评家为标志的。。

这个文学主张的提出这个文学主张的提出，，是以周扬是以周扬

在上世纪在上世纪 5050 年代关于建立北京年代关于建立北京、、上上

海海、、广州三大文化中心为依据的广州三大文化中心为依据的。。

既为中心既为中心，，文学批评的缺失不可文学批评的缺失不可

想象想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文学批评广东文学批评

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

““京派京派””批评力量雄厚批评力量雄厚，，““海派海派””批评呈批评呈

崛起之势崛起之势，，广东批评也在日益显示自广东批评也在日益显示自

己的实力己的实力。。但是但是，，作为一个地域或者作为一个地域或者

某种思想派别的批评某种思想派别的批评，，并未旗帜鲜明并未旗帜鲜明

的出现的出现。。加上群体意识薄弱加上群体意识薄弱，，处于游处于游

击状态击状态，，在中国文坛的话语权明显分在中国文坛的话语权明显分

量不足量不足。。鉴于此鉴于此，，19891989 年年，，我鲜明提出我鲜明提出““建立建立

‘‘广派广派’’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主张的主张。。

一种理论一种理论，，一种批评的支撑一种批评的支撑，，代表性人物代表性人物

不可或缺不可或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肖殷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肖殷、、黄秋耘黄秋耘，，

前者是艺术启蒙型前者是艺术启蒙型、、后者是诗情型批评家后者是诗情型批评家，，第第

二代代表人物是饶芃子二代代表人物是饶芃子、、黄树森黄树森、、黄伟宗黄伟宗，，前者前者

为审美型为审美型、、中者为即兴型中者为即兴型、、后者为史论型批评后者为史论型批评

家家，，第三代为郭小东第三代为郭小东、、陈剑晖陈剑晖，，前者是前卫型前者是前卫型、、

后者是史评型批评家后者是史评型批评家，，第四代代表人物是谢有第四代代表人物是谢有

顺顺，，属思辨型批评家属思辨型批评家。。

那么那么，，““广派广派””文学批评在追求什么文学批评在追求什么，，抑或抑或

基本品格和特征是什么基本品格和特征是什么？？可否作如下概括可否作如下概括：：

11..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借鉴西方现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借鉴西方现

代文化文明代文化文明。。绝对排斥与绝对礼拜同属病态绝对排斥与绝对礼拜同属病态。。

22..独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骨独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骨。。评论家评论家

不是作家附庸不是作家附庸、、应声虫应声虫，，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

婢婢。。更可怕的是更可怕的是，，主观上明白无误要去适应什主观上明白无误要去适应什

么么，，以致不惜将真理撕成碎片以致不惜将真理撕成碎片。。

33..纵横捭阖的开阔思维纵横捭阖的开阔思维。。没有绳索的束没有绳索的束

缚缚。。有一种宏大灵动的气势有一种宏大灵动的气势、、气韵气韵。。

44..文本创新的写作文本创新的写作。。概念与形象概念与形象、、逻辑与逻辑与

情绪情绪、、判断与色彩运用水乳交融判断与色彩运用水乳交融。。

忙碌公职忙碌公职4343年年，，坚持业余写作坚持业余写作，，留下评论留下评论

文字过百万文字过百万，，没有特别满意之作没有特别满意之作，，称得上个人称得上个人

代表作仅三篇而已代表作仅三篇而已。。一篇是一篇是《《南方文化论纲南方文化论纲》，》，

一篇是发表于一篇是发表于 19831983年第年第 33期期《《新文学史料新文学史料》》的的

《《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另一篇是另一篇是《《女性小说女性小说

家论家论》，》，都是对一种文化形态和某个作家或一都是对一种文化形态和某个作家或一

个群体创作带历史总结性的论评个群体创作带历史总结性的论评。。


